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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钟林看着马万财哭诉求情，于心不
忍，让贺兆林松开绳子。贺兆林松开绳子，
把绳子的另一头拴在墙边的拴孩铁环上。

马万财停止了哭声，白钟林问：“马财
主，你家的元宝白洋在哪放着？”

“在后窑掌平面柜底的小箱子里。金
蛋拿着钥匙，让她打开柜子拿出来，你们
带走，也算是送给各位好汉的一点跑腿
钱。”

小老婆刘金蛋搂了搂粉白色带花旗袍
下摆，从炕上溜下来，扭着丰满的腰身，走
到后窑掌，从旗袍暗兜里摸出两把铜钥匙，
一把打开了平面柜上铜锁，拉开柜门，弯腰
搂开盖在小木箱上的衣裳，用钥匙打开小
铜锁。贺兆林几步走到柜子前，搬出小木
箱，放在后炕边，揭开箱盖，箱子里放着整
卷整卷白洋。

贺兆林看着小木箱，自言自语地说：
“这有多少？我看顶多就是四五百块。”

高豹子问：“马财主，这个小箱子里放
多少钱？”

马万财说：“五百块。”
高豹子恼火地说：“狗日的，远近出名

的大财主，竟然拿出五百元来日哄人。不
来点硬的，看来你是不肯出血。”

马万财不住地求饶说：“好汉爷爷，千
万不敢来硬的，人老了支不住。”

“那你还不快点拿出来？”
“我拿，我拿。你让后生们搬开右面平

面柜，里面箱子里还有。”
白钟林让两三个后生搬开平面柜，果

然露出了后窑，后窑全为砖砌，外面窑口
小，里头和外间掏空相同。后窑一面墙根
放着两个大木箱，一面墙根和窑掌放着七
八根黑瓷大瓮。贺兆林一扑钻了进去，揭
开大瓮石盖一看，里面全是麦子。

贺兆林转身出来说：“马财主，放你妈
狗屁，里面全是些粮食，哪有什么银洋？”

白钟林说：“贺兆林，骂人可不好。”
贺兆林说：“尽日哄人。这狗熊，不骂

能行？”
马万财说：“不哄人，你只揭开看了大

瓮。箱子的钥匙还在我这儿。”
贺兆林说：“还不快点拿来？”

“这就拿。让金蛋到我身上解来。”
刘金蛋圪膝跪着上炕，从马万财长袍

里解下两把钥匙，倒退着溜下炕，钥匙拿在
手里半天舍不得往出拿，贺兆林一把从刘
金蛋手里夺过钥匙，嘴里不停地骂道：“小
妖精，又要耍甚鬼花招。小心老子揍你。”

刘金蛋脸变得煞白，哆嗦着说：“好汉，
不敢耍花招，不敢耍花招。”

贺兆林转身进了后窑，马利民也带着两
个队员跟进。贺兆林拧开锁子，蹭的一把揭
开箱盖，箱子里盖一层蓝色织锦缎棉被，马
利民一看就认出被子的丝绸面料和马万财
袍子的面料一致。马利民揭开被子，被子底
码放着整齐的纸卷银元，足有四五千块。贺
兆林用钥匙打开另外一个木箱，里面放着满
满一箱绸缎被褥。马利民从后窑出来问白
钟林如何处置这些东西，白钟林说：“银洋没
收，先锁起来，待我们返回时带走。粮食和
其他东西除留下够马万财一年半载用的外，
其余都分给穷苦人家。”

白钟林问：“马万财，你家到底还有多
少银两？”

马万财看出来白钟林是管事的，赶忙
乞求着说：“好汉爷爷。实不相瞒，后窑箱
子里的银洋就是我的全部，我不会哄你的，

如有假话，任由你们处置。”
“真的没有了？”
“真的没有了。”
贺兆林掏出手枪，对准马万财的脑袋，

大声呵斥道：“马万财，老实说，浮财还在哪
儿藏着？”

马万财流着眼泪口水说：“真的没有
啦，如有你一枪把我毙了。”

白钟林说：“放高利贷的账在哪？”
“就在平面柜里。”
“让你小老婆拿出来。”
“金蛋，把平面柜里上下两层放着的账

单给人家拿出来。”
刘金蛋应声走到平面柜跟前，打开门

子，把柜板上放着的一沓一沓麻纸账单搂
出来，放在后炕一角，堆在一起。

白钟林说：“高利贷是剥削，这些账单
全没收。马利民，明天一早，召集全村人，
当着众人的面，烧掉这些鬼单单。”

马利民说：“明白。”
白钟林问郝金刚：“金刚，会做饭不？

时间不早了，人们都饿了。”
郝 金 刚 说 ：“ 会 。 做 面 、熬 稀 饭 甚 也

会。”
刘金蛋说：“厨房在西面侧窑，好面、豆

面、小米包括做饭用的硬柴甚也有，我给大
家做去。”

白钟林说：“人多了，你一个人做不出
来，让郝金刚给你帮忙。”

贺兆林说：“小妖精不会借机逃跑吧！”
刘金蛋大着胆子反问道：“好汉，这是

我的家，黑天半夜往哪跑？”
刘金蛋说着点着正面夹桌上罩子灯，

跑到西侧窑，点着马灯。白钟林看见外面
侧窑灯亮，让郝金刚出去帮忙，郝金刚说是
金蛋一个女的，他一块做饭不好意思。白
钟林说：“这么多人，又不是你一个人，有甚
不好意思的。”贺兆林打趣地说：“这么漂亮
的女人，你还不出去帮忙，你不去我去了。”

郝金刚推诿了半天，才跑出去帮忙。
此时，刘金蛋已挖好一盆好面，洗好了半盆
土豆，正在切土豆丝。郝金刚说：“那你切
土豆炒菜，我和面擀面点火烧柴。”

刘金蛋说：“行。”
郝金刚挽起袖子，拿盆舀水和面搋面，

和好饧了一会，又和了半天，手掌在面团上
啪啪拍了两下，说声：“好了。”

郝金刚和好面，刘金蛋的土豆丝也切
下快满一盆。刘金蛋给土豆丝盆里舀水，
淘洗土豆丝，淘洗好，滗掉水，放到灶台
边。从橱柜里拿出化好的大碗猪油，给锅
里舀了三四勺子。郝金刚赶忙点着黑豆
秸，放进硬柴，火立马旺了起来。

炒好土豆丝粉条菜，添水烧火。郝金
刚擀面，擀了五六擀杖，切好面条，放在簸
箕里、箭箭锅盖拍子上，待水开下锅。抽
空，郝金刚把一盆菜和调料木盘子端到当
中窑。煮出面条，郝金刚叫人们出来端面，
贺兆林招手说：“饿坏老子了，弟兄们赶快
出去端面。”

贺兆林一说，七八个土客立马出去端
面。白钟林说：“马利民，出去给马财主也
端一碗，我们不能只管自己吃饭，却饿坏了
主家。”

马利民应声而去。马万财哭丧着脸
说：“谢谢头领的好心。这阵势，我怎能吃
进去饭。”

白钟林说：“饭要吃。只要实话实说，
你放心，我们不会伤害你的，也不会伤害你
的家人。”

众人端着碗回来调面挖菜。马利民也
端着一碗进来说：“马财主，给你端来面

了。”
马 万 财 说 ：“ 我 的 手 还 捆 着 ，怎 么 吃

饭？”
白钟林让马利民解开绳子。马利民端

着碗上炕，给马万财解开绳子，面放到跟前
说：“调面吧！”

马万财揉揉自己发红的手腕，推了推
碗说：“你吃吧，我实在吃不下。”

“你真吃不下？”
马万财摇摇头说：“吃不下，你们赶紧

吃吧！”
马利民端起碗，调了些咸盐、葱、芫荽，

挖了一勺子土豆丝，站在后窑掌吃了起来。
吃完饭，白钟林问马万财：“家里有多

少粮食？”
马万财说：“后院除去厨房外，几眼窑

里全有粮食，谷子、玉 黍、 黍、黑豆、麦
子甚也有。后窑和东窑里放的是麦子，西
窑放的是黑豆和玉 黍，两眼东侧窑放的
是 黍 ，南 西 侧 窑 垛 在 炕 上 袋 子 里 是 谷
子。”

白钟林说：“看来你说的全是实话，我
们饶你不死。今晚队员就住在你家，明天
给群众分粮，你有甚意见？”

马万财摊开手说：“我能有甚意见，只
能如此了。”

白钟林说：“利民，你带几个人过去看
看另一个坏财主马进财是什么情况。让郝
金刚带路。”

马利民叫上郝金刚，带着五六个队员，
由郝金刚带路，来到东边一个砖瓦结构大
门口，厚木门板门虚掩着，郝金刚带着队员
进了院子，前院后院黑乎乎的没有一点动
静。马利民带着人分别进了正面三眼窑搜
索，正窑立柜、箱子的门敞开，大瓮里的粮
食却都在。马利民带着两个人看了小偏
院，小偏院里也是黑乎乎的没有任何人。
马利民一看这情景就知道马进财是获得游
击队进村的信息，带着金银细软连夜逃跑
了。

马利民和郝金刚当即跑过去向白钟林
汇报情况，白钟林说：“我们在这边住着，你
们几个就住在马进财家，一方面防他黑天
半夜返回来往出送东西，另一方面也防一
些不三不四之人趁乱偷盗。”

当夜，白钟林派出四个岗哨轮流站岗，
其余队员分头夜宿两个财主家。

第 二 天 一 早 ，队 员 们 早 早 起 来 吃 了
饭。留下马财主的吃用和游击队要留的部
分，其余的粮食都搬到大门口，码放整齐。
郝金刚喊来村里人分粮，二三百人拿着布
袋聚集在大门口。白钟林站在圪台上说：

“我们是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也是
咱们穷人的队伍，专门打击地主豪绅和反
动派。今天，我们没收了马万财、马进财两
个财主的粮食和高利贷账单，高利贷账单
现在当着众人的面烧毁，大家和马万财的
高利贷从今天起就一笔勾销了。一会，给
大家分发粮食。马利民，先烧账单。”

郝金刚搂出一堆麻纸账单，放在地上，
马利民走到人群中，拿起几张账单晃了晃
说：“这就是大家欠马万财的高利贷账单。
现在我点火烧毁，从此大家就再也不欠马
万财的账了。”

马利民说罢，弯腰蹲下，擦着火柴，点
燃麻纸账单，账单一会就化为灰烬，群众拍
手叫好。

烧了账单，开始分粮，白钟林走上圪
台，大声说：“粮食，游击队员已从两家财主
家搬出来了，每人可以分一布袋，只不过袋
子得自带，希望不带粮袋的，回家拿袋去。
现在分粮开始。”

白钟林说了分粮，人们却站在原地不
动，他知道众人谁也不肯带头，是怕马财主
将来报复，就让郝金刚带头领粮。郝金刚
拿着口袋在手里扬了扬说：“众位乡亲，游
击队找马财主是我带的路，我不怕大家怕
甚？如今马万财在家里坐着，马进财已连
夜逃跑，他们看不见谁在领粮，更晓不得谁
家领了多少粮食，根本就不存在报复问
题。大家不要担心，放心领粮就是。现在，
我第一个领粮。”

郝金刚走到粮垛跟前，两个游击队员
提起一袋粮，倒到他自己的粮袋里。郝金
刚扛着粮食，送往家里。众人见郝金刚扛
走了粮食，也纷纷挤到粮垛跟前分粮。众
人忙乎了半天，粮食全部分完。

分完粮食，白钟林和高豹子分头往袋
子里装银洋和粮食，银洋装了三四袋，粮食
装了十五六袋，每人或粮食或银洋各扛一
袋，赶天黑时返回辛庄。银洋放在陆野和
白钟林住的窑洞后窑大木箱里，粮食存放
在一楼侧窑里前炕一角。

东西刚放好，雇工郝金刚也气喘吁吁
地找到了白钟林，白钟林问：“你怎么又跑
来了？”

郝金刚说：“我要跟你们干。”
“干革命又艰苦又有生命危险。你想

好了？”
“走之前就想好了。死不怕，吃苦更不

怕？”
“家里没有顾虑？”
“家里的事有我哥照应。”
“既然如此，你就加入我们的队伍吧！

你还没吃饭吧？”
“没吃。怕找不见你们，见过父母和哥

嫂，我就上路了。”
白钟林叫来马利民说：“郝金刚跑来要

加入咱们的队伍。你现在带上他去吃饭，
吃完饭顺便给他安排住处。”

马利民带着郝金刚去吃饭。人刚走，
高豹子和贺兆林走到白钟林住处，几次进
入后窑，白钟林说：“银洋已经放好，你们俩
好好坐会，来来回回有甚不放心的？”

贺兆林说：“不放心那些银洋。”
白钟林说：“有甚不放心的？”

“怕被人偷走，或送人。”
“不用担心，不会有事的。”
“我的意思是，我们辛辛苦苦弄了一

回，干脆把那些钱分了算了。”
“发点军饷可以，要全分是不可能的。”
高豹子也说：“要那么多钱干什么？我

也主张分了。”
白钟林说：“发上一些军饷，还得给上

级党组织交一些党费，剩下的留作军费，以
后用钱的地方还多着呢。”

贺兆林说：“假如我们要硬分呢？”
“除非你把我打死。”
高豹子看出来白钟林态度坚决，指着

贺兆林说：“贺兆林，你不能那么说话，咱只
不过是提个建议，和白组长商量而已。白
组长不答应，咱就不提此事了。以后我们
自己出去弄。”

白钟林说：“游击队是有纪律的，每个
人都不能随便瞎弄，即使没收回来的财物
也得交公。”

贺兆林脑悻悻地说：“白组长，我再问
你一次，分银洋的事没得商量？”

“没得商量。”
贺兆林恼火地甩门而去。这次活动，

高豹子没有得到好处，心里虽不高兴，但碍
于面子，没有当面表露出不满。贺兆林一
走，高豹子也没再说啥，两手交互捏着手
指，低头走出门去。


